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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矗国之偏隅 立世之英才
姻姚远

在西北大学老校区的大礼堂左侧，有一块不
大的石碑。黑色的碑体上，镌刻着由东北大学老校
长张学良题写的几行大字———沈阳设校，经始为
艰；至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
尔多士，复我河山。

这座石碑矗立的地方，最早为晚清时期西北
大学陕源农科前身所在地。1937 年 9 月至 1938 年
3 月，这里又成为了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与国立西
安临时大学第二院的校址所在。在它背后的大礼堂
中，曾有水利大师李仪祉、地质学家张伯声、我国科
学史学科的开拓者李俨（李乐知）慷慨演讲，也有丁
玲、田汉、贺绿汀等大家学者与西安临大学生在此
校园交流。1938 年至 1946 年，此地为胡宗南“战时
干部训练团第四团”驻地，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曾
在大礼堂训示，另相继有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
于右任、顾维钧、程天放、胡适等历史名人在此讲
话。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也在此任教官。

这座礼堂是战时我国第一所流亡大学———东
北大学与战时规模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之
一———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的办学地，是历经晚
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代的中国高等教育风
云际会之地。它见证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的局部
抗战到 1937 年七七事变的全面抗战期间，中国高
等教育的两次重大变迁，也目睹了几代中国高教人
在国难期间不畏艰险，与西部大漠播撒中国高教火
种的感人故事。

于西部大地开枝散叶

让我们将时间回放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国难岁
月。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及其后的卢沟桥事变
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我国
族最根本的文脉所系———高等教育也面临国破校
亡、根基沦丧的空前灾难，尤其是大学数量接近全
国半数、在校大学生占全国 2／3 以上的东北与平、
津、沪三地，面临的危险最为严峻。在此期间，先有
东北大学自东北向北平、向西安的颠沛流离，再有
平、津高校的空前浩劫。

基于此种时局，1937 年 9 月 10 日，国民政府
教育部第 16696 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
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
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
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7 年
9 月复并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这两所“临时
大学”也成为了日后彪炳中国教育史册的西南联大
以及西北联大的前身。

当时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校有 1472 名学
生，分为 6 个学院 24 个系，又分为三大院，分置于
西安市内三处：校本部、第一院的国文系、历史系、
外语系、家政系在西安城隍庙后街；第二院的数学
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学系，以及工学院与国
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共处一院；第三院的法商学院三
系、农学院三系、医学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
在北大街通济坊。

1938 年春，日寇窜抵西安以东 130 公里的风
陵渡。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被迫南迁到了陕南的汉中
地区办学。当年 4 月，在同一条命令下，位于昆明的
长沙临时大学被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陕南的
西安临时大学则被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院系
依旧，分布在陕南三县六地。

虽然“起点”相同，但两所大学此后的命运却
是迥异的———在此后的十年间，西南联大坚守于
祖国的大西南，躬身育人。而西北联大却在短暂
的合并后，开始了一场在西北广袤土地上开枝散
叶的艰辛历程，书写了一曲中国西北高等教育的
壮阔篇章。

西北联大刚刚在陕南站稳脚跟后的 1938 年 7
月 27 日，教育部先后指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
院（含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和国立北洋工学院）与
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
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即国立北
平大学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为国
立西北农学院。至 1939 年 8 月 8 日，再令国立西北
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和国
立西北师范学院。史称“国立西北五校”。

时至 1944 年底，五校之中的国立西北师范学
院迁往甘肃兰州办学。1946 年抗战胜利后，曾组成
西北联大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东北大学、私立焦作
工学院分别在北平、天津、沈阳、洛阳等地复校，而
国立西北医学院并入国立西北大学回迁西安，国立
西北工学院则回迁咸阳和西安。

如此一来，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格局中，便形成
了与西北联大直接相关的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平
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西安交通
大学医学部（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国
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师
范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河北
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东北大学（国立东北大学）、中
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以
及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农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西安理工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工程大
学、陕西理工大学、西昌学院等 30 余所与之血脉相
连的高校。

这一高教格局的形成，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发
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近现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向来以“点”“线”的
形式分布于沿江、沿海或铁路沿线，而西北联大及
其后院校，却在祖国的西北“面”上进行了展布，从
而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从点线布局到面上布局的
历史性转折，也初步打破了高等教育在平、津、沪等
城市“重床迭屋”式的畸形分布。

西北联大作为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母机”，
共哺育了 30 余所高校，开创了我国西北最早的
文科、理科、社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也催生
了我国西北的现代学制，彻底结束了封建教育的
历史。

西北联大在承载中华民族文脉薪火相传的过
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了一个完整高教体系在
祖国大西北展布的伟大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

这个涵盖了文、理、工、农、医、师范等各类型的教育
体系，以及函授、社会教育、学前、小学、中学、预科、
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各层次的教育体系，已然现身
于西北大地。它还将西北本来就存在的高等教育小
溪、小渠、小河汇流成一条大河，一起汇入中华民族
教育的“江河湖海”。

担教化一方历史重责

上世纪 30 年代，在日军炮火中迁入西安的京
津高校，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纷纷回迁旧地，但有一
所学校却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西北大地，这就是国
立北平大学———在抗战期间，该校将文理学院拆
分成文学院和理学院，连同法商学院组成了国立西
北大学，而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则分别成为国立

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的一部分，或国立西
北医学院的全部，这些学院最终都成为了我国西部
高等教育新的“母机”，再次繁衍或吸纳新的高校。

国立北平大学之所以能作出如此重要贡献，
与时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
徐诵明的远见卓识是分不开的。他为实现西北高等
教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对西北联大及“国立
西北五校”展布西北、教化一方，服务当地文化与社
会经济的使命作了最早的阐述。

1938 年，西安临大南迁汉中后，徐诵明和同为
学校常委的陈剑翛赶赴汉口，面谒国民政府教育部
长陈立夫汇报工作与请示今后工作时，原本有继续
向四川迁移的设想，但陈立夫指出：“西北联合大学
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
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

徐诵明在总结此行的要点时，特别说道，“任
何学校所在地，均当与文化中心及经济中心发生迅
速联络”，以后又有“关中为吾国第一古都，南郑又
为大汉发祥之地，缅怀先德，兴感既多，瞻念前途，
孟晋益力，誓必尽逐倭寇，光复河山”“此次抗战为
民族复兴之基，意义重大，亘古无伦。吾侪生此伟大
之世，允宜及时精进，努力贡献”的说法，亦即应主
动融入地方，成为关中或汉中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并担当起教化一方的责任。

1935 年 12 月，在大学西迁尚未大规模实施的
时候，徐诵明便已经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

“妥商详细办法，逐步进行”。他还安排北平大学
农学院院长刘运筹到西安考察。由此，邵力子才
有了“西北自中央主持开发以来，物质建设成就
渐显，唯教育一端依然落后，诚以陕甘宁青新等

省，人口总数在 2000 万以上，乃竟无一所大学作
高深之培养，实不足以应事实上之需要”，免除

“全国学区畸形畸重之弊”等重要建议。因此，虽
说“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
令该校院（西北联大）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
是一个国家战略，但是实施和实现这一战略最核
心或最主要的人物是徐诵明。

抗战胜利后，徐诵明带出的北平大学永远留
在了西北。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也为西北留下国立西
北师范学院，国立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
立焦作工学院虽复员原址，但也为西北留下完整
的工程教育学府。西北联大与后继院校一路西
去，最终止于西北大漠边缘和西南古邛都大凉山

（指李书田、魏寿昆、雷祚雯、曾炯等将西北联大
精神带到西康，创建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即今西
昌学院），将现代高等教育的制度和理念向西北、
西南推进了数千公里，大大加速了西部社会的现
代化，成为高等教育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
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

释兴学强国大学精神

从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的成立，到建国前夕
各自回迁复校或永留西北办学，这是一个扎根西
北、分而有合、子母血脉相连的高等教育共同体的
发展过程。其母体与子体在大西北艰苦卓绝的办学
过程，形成了一支包括 705 名教授、副教授和 2169
名教职员的教师队伍，培养 9015 名学生。截至
2016 年 6 月，从直接相关的 10 所高校师生中走出
202 名学部委员、两院院士，在人文与科学领域成
就 70 余项重大发现，成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
上最绚丽夺目的篇章之一。

西北联大及后继院校在培养人方面也取得骄
人的成绩。早在 1949 年以前，学校的毕业生中就走
出了中联部副部长、驻古巴、印度大使申健，驻苏大
使杨守正，著名作家柳青，全国学联主席郑代巩，开
国大典播音员齐越等一批卓越人才。

到 1949 年，从国立西北大学和国立西北师范
学院合聘教授和学生中，走出了汉语拼音之父黎锦
熙、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人民哲学家的沈志远、大庆
油田的发现者田在艺、著名植物学家阎隆飞等 10
位院士；在科学领域，从当时的西北工学院师生中，
走出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师昌绪、冶金物理
学的创始人魏寿昆、我国核燃料事业的奠基者张沛
霖、首个在苏联获得博士学位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
高景德等 13 位院士；国立西北农学院师生则走出
了创立土壤热力学的虞宏正、奠定菊科植物分类学
的林镕、创立土壤黏韧性测定法的侯光炯、著名兽
医学家盛彤笙等 9 位院士。在医学方面，毛泽东同
志 1943 年时的保健医生、后来的国家卫生部副部
长黄树则和晚年保健医生姜泗长院士均为国立北
平大学医学院—西北联大医学院毕业生。

除了卓越人才的培养外，西北联大与其血脉
关联院校还在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如，我国最早的高等教育训导制便初创于
此，1939 年，该制度还在重庆举行的国民政府第三
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被向全国推广；在这一年，西北
联大还继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洋工学院传统，
增设师范研究所和工科研究所（分为采矿、冶金、应
用地质 3 组），招收研究生，这也成为我国最早师范
研究生和矿冶研究生教育的开端。

在学科建设方面，1938 年 5 月，西北联大成立
考古委员会，主持对张骞墓的发掘维护，这标志着
西北联大—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诞生和重要发展，
并由此建立了扎根我国西北的首个大学考古学科，
培育了西北地区最早的一批科学考古人才；5 年后
的 1943 年，教育部批准国立西北大学边政学系正
式成立，这使得该校与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全国最早
设立边政学系的国立大学，当时的毕业生也成为西
北地区最早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边疆干部。

此外，西北联合大学与其血脉关联院校还开
展了我国北方最早的电化教育。1945 年，西北师院
教授袁敦礼在访美期间，特聘回电化教育专家葛泽
教授，还购买了电化器材及影片，并在北平师院成
立电化教育委员会，专设电化教育室，还申请呼号、
波长、频率，专门设立了教育广播电台。

值得一提的是，同在 1945 年，我国首位国际
奥委会委员王正廷与西北联大、西北师院著名体
育教育家袁敦礼、董守义两位教授一起，在中华
全国体育协进会第二届理监事会上，提出了“第
15 届世界运动会（1952 年）在我国举行案”，这也
是我国首次提出申办奥运会的要求。同时，学校
还拥有中国近代早期为国家争得荣誉的第一个
中、长跑国际冠军的郭毓彬和获得第一个国际篮
球冠军的运动员王耀东。

当前，对与西北联大的历史贡献，学界也逐渐
形成了共识。正如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原会长周远清所认为的，如果缺少了西北联大
的历史，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就是一部不完整的
历史。天津大学原校长李家俊则表示，西北联大是
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办学联合体，在那个血
与火交织的年代，艰苦奋斗，弦歌不断，为国家和民
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它的艰难历程充分诠释了
兴学强国的大学精神，反映了根源于反侵略、反压
迫的民族诉求，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精神在大学文
化中的体现，同时也体现了现代大学捍卫真理、坚
守正义的基本理念和扎根中国大地生成起来的社
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世界上著名大学都是依靠文化的不断积淀和
独特的大学精神逐步赢得世界声誉的。80 余年来，
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取得的这些重大成就和重
大贡献，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要艰苦得多，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甚至要忍饥挨饿
或冒着生命危险，得来的确不易。正因为如此，它也
成为了我们的宝贵财富。研究其形成的背景、基础、
机制，传承这些优秀传统，显然对现在与未来高校
的“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西北联大联盟秘书长、西北大学西
北联大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教授）

把论文写在千里大漠
———西北联大教授故事三则
姻姚远

故事一
茫茫沙海中的殷祖英和沙玉清

西北大漠漫黄沙，结伴沙公走荒遐。沙风
沙雨同栉沐，沙枣沙葱共嘘嗟。

弱水三千沙门子，沙夹道里夜停车。玉关
西出沙州路，敦煌郊外听鸣沙。

沙湾道上秋萧瑟，白龙沙堆映落霞。闻道
沙雅多古迹，莎车百里富桑麻。

茫茫瀚海同沙海，愧我无缘涉流沙。引矣
沙公多弥摄，妇当翦烛话窗纱。

这是 1943 年 10 月 28 日，国父实业计划
考察团赴新疆考察时，西北自然资源研究专
家、国立西北大学地质地理学系主任殷祖英
教授赠给我国农田水利和泥沙研究专家、国
立西北农学院水利系主任沙玉清教授的一首
诗，题为《赠别沙公》。诗中每句均有一“沙”
字，不仅生动描绘了沙玉清与沙有关的职业，
也生动记载了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
学等西北联大后继高校学者在黄沙弥漫下，
参与民国时期西北科学考察的艰苦情景。

殷祖英曾任西安临大地理系教授、西北
联大地质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国立西北大
学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42 年春，他在国立
西北大学期间，曾奉命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
深入甘、宁、青、新实地考察，同年冬返校并数
度举行学术讲演，详细介绍边疆物产、民族特
性、油矿资源等，并测绘出有关地图。

沙玉清 1937 年毕业于德国汉诺佛工科
大学。同年回国，他先后担任了国立西北农学
院水利系教授兼系主任，并主持建成了“仪祉
水土经济试验室”（即中央水工试验所与西北
农学院合设于武功的水工试验室）。后来，该
室扩建为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他所著的《农
田水利学》也成为了我国首部农田水利著作，
标志着我国农田水利学科的创始。

殷祖英要长沙玉清 12 岁，一个专长于资
源地理，一个专长于泥沙治理，学科背景上有很
多互补之处，故在献身西北的工作中结下深厚
友谊。沙、殷二教授虽不同年生，但碰巧的是，二
人均在 1966 年去世。沙公的祭日在 10 月 30
日，殷公的祭日在 9 月 7 日。沙玉清患有慢性支
气管哮喘病，晚年又患肝硬化病，常常彻夜难
眠。他的《泥沙运动学引论》就是在生命的最后
时刻完成的，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才得以出版。
他为农业水利教育事业、为泥沙研究奉献了整
整 37 年，不到 60 岁，便含着对未竟事业的无
限眷恋，撒手人寰。

故事二
驼背上的黄文弼

1943 年 6 月的一天深夜，受国立西北大
学委托参加国父实业计划新疆考察团的黄文
弼教授，刚刚拉着骆驼回到驻地的帐篷，便不
顾身患痢疾，又开始秉烛写考察记录。这是他
多年的习惯，即便回到城固，他也常常秉烛至

凌晨二三点，一生笔耕不辍，达数百万字，真
可谓行万里路，写万卷书。

黄文弼虽籍贯江南，但其韧性却像是十足
朴实的西北汉子，甚至由于常年在大漠中考察，
以至于回到城固而难以适应定居生活，衣着也
很简陋。据他的历史系学生向玉梅回忆：“黄文
弼教授一身中山装，不知穿了多少年，两袖发
亮，肘下裂缝，我们望着他的衣服，常常联想到
博物馆的陈列品。黄教授教的是边疆史，我们这
些缺德鬼，常说教授的衣服没有边疆。”

1937 年 10 月至 1947 年 9 月，黄文弼先
后担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
学、国立西北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教授兼主
任、边政学系教授兼主任，加上 1935 年至
1937 年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驻西安碑林的
工作，他前后在陕历时 12 年，占其 40 年学术
生涯的 1/3。这也是他 1927 年开始西北科学
考古以来，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也使其在抗战
后方有了一段较为集中和充裕的时间，能够
对 1927 年首次考察和 1933 年的第二次考察
所得进行整理和出版。他一生曾四次深入亚
洲腹地新疆进行科学考察，并在民国期间出
版 50 篇（本）论著，其中的 24 篇（本）便是在
这个时期完成并出版的。

在第一次新疆科考中，黄文弼成为首位穿
越塔克拉玛干千里无人区的中国学者。该沙漠
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是我国第一大沙漠，这里
因为条件极其严酷，被人们描写为“生命禁区”。
但黄文弼不仅成功穿越，还发现了沙漠腹地的
古代城镇、寺庙、沟渠、烽火遗迹和屯戍遗迹，获
得大量文物。这些遗址和文物对该地古国兴衰
和丝路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第一次科考和第二次科考中，黄
文弼还两次进入罗布泊，成为第一个到达死
亡之海罗布泊北部的中国学者。

在黄文弼首次踏上西北科考之路时，有
外国人预言：他们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
们走出包头不远，就会全体折返。然而，黄文
弼这一走就走了 38000 公里，前后历时近六
年，并且成为了当时进入新疆专门从事考古
的唯一中国学者。在考察中，他发展了王国维
的“二重证据法”，既有对“纸上材料”和“地下
之材料”的相互印证和“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
籍”的相互印证，又有外国学者与吾国学者研
究成果的相互印证和室内研究工作与野外实
地踏勘工作的相互印证。

此外，黄文弼还出版了多本考古专著，其
中《罗布淖尔考古记》是我国第一部符合现代考
古学体例的考古报告，实现了晚清民初以来，中
国学术传统向现代学术形制的转变。黄文弼本
人也被誉为我国西北考古第一人、我国科学考
古第一人、我国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第一人。

故事三
敦煌沙窝里的王子云

1941 年，正值战火纷飞之际，一群学者

却在大后方以所学报国，以不同的形式坚持
抗战。当时，从兰州去往敦煌的路上，就出现
了 11 位钟情于艺术文物的艺术家们的身影。

他们从兰州到敦煌，坐汽车的行程要走
1100 公里，但汽车只能坐到酒泉，所以他们
只能从酒泉再坐骡车走三天三夜约 280 公
里到安西，再换乘木轮牛车到达敦煌。他们
坐在盖有毡席的骡车里，但根本不能阻挡住
骡车外夹杂着飞沙走石的风鸣声，因为走的
是沙窝路，软沙没胫，骡车难以通过，又因
无骆驼可雇，只好改坐农家的木轮牛车。

这就是当时以王子云为团长的教育部
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考察途中的一个场景。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王子云率
团历时五年，行程十万余里，足迹遍及川、
陕、豫、甘、青五省。他们运用摄影、临摹、模
铸、拓印、测绘、记录等方法，发现与保护了
大量文物艺术珍品，并成就了中国专家在
国家层面首次对西北文物所进行的科学、
系统考察。

王子云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和艺术考
古学派的先驱，也是我国现代美术运动的最
早的倡导者和参加者。1937 年，王子云回国
担任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不久后便奉命
组织西北文物考察团。自 1940 年，他率团考
察西北艺术文物，先后发现、整理了数百处

（件）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收集了超
过 2000 件珍贵的艺术文物和不同时代的石
刻艺术拓本，绘制了千余件各类艺术文物速
写图、写生图及相关地区的艺术文物分布
图、艺术文物遗迹实测图，摄制了千余张各
类艺术文物题材照片，拓印了上千套（张）
各类石刻艺术拓本。

1942 年，王子云在国内率先建议教育
部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敦煌研究院前
身）。1945 年 8 月，他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
团历年所获文物 2000 余件一同并入西北大
学，任西北大学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

作为艺术家，王子云所领导的“西北艺
术文物考察团”是中国艺术家对本民族的美
术遗产首次进行的大规模考察，对于中国美
术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本人的代表
作《中国雕塑艺术史》也是中国第一部雕塑
史专著。

王子云等西北联大学人们所取得的这
些巨大的学术贡献，是产生于日机的轰炸之
下，产生于辗转数千里大迁徙的途中，产生
在泥巴茅草屋的教室里，产生在破庙旧祠之
中，产生在风餐露宿的大漠驼背之上，产生
于那些衣服肘部磨得发亮、袖口、下摆“无
边无疆”、过着“活蒸螃蟹”般生活的教授们
之中，产生于“盐水煮萝卜”“水煮白菜一口
沙”“长袖变短袖、长裤变短裤”“昼夜灯火
无眠”的近万名优秀学子之中。这就是我们
在此所要述说的那个已经伴着大风、伴着大
漠，在大西北默默耕耘了 80 个春夏秋冬的
西北联大。

提到 20世纪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历程，有
一些名字是足够闪耀的，比如民国教育之父蔡元
培，比如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赵九章等一大批
学术巨擘的西南联大……然而，有些名字却并不
如前者这样令人瞩目，但却用自己的努力和坚
持，书写着同样足以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这其
中的代表，便是与西南联大同时建立的西北联合
大学。

自 1938 年建校，至 1939 年改组为“国立
西北五校”，西北联大在中国高教史中存续的时
间并不算长，但正是这段不长的岁月，连同其前
后的发展演变，却对我国西北高等教育，乃至于
当代我国整体高等教育格局的形成，产生了足
够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份历史意义，只有当我们
回溯它的历史时，才能得到最真切的感受。

今天，就让我们在这份对历史的追忆中，重
新认识或许我们此前并不熟悉的西北联大。 徐诵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城固考院校本部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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